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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与小贩的关系，是近年来一直为大众所关注的焦

点话题，时常可以从报刊和新闻时评中看到关于城管暴力

执法的报道，有时候在热闹的街区也可看到城管执法的现

场：破竹筐、砸烂的水果，衣裳褴褛哀哭的妇女，或者骑着三

轮快速逃窜的身影。本个案访谈完成于2011年5月，前后

进行了四次访问，所展示的是一个无证流动摊贩的日常生

活常态。访谈的对象主要是一对夫妻。妻子 X 年龄在

45-50岁左右，来自湖北，与丈夫Y一起卖烤串。她负责包

装、传菜、外卖、收银，丈夫则主要做烤串。X原先在某大学

食堂旁的小白房工作，后来由于学校食堂开始实行刷卡消

费，小白房的收入下降，于是决定出来自谋职业。Z为苏北

人，年龄在50岁左右，因在X和Y夫妻烤串摊旁边，所以对

他的情况也有简要的询问。

第一次：2011年5月22日

初次见到这对夫妇是在一次中级微观经济学课程之

后，肚子实在是很饿，就到小西门外去买吃的。九点过后的

小西门很热闹，很多学生聚集在门口等人，门外也是人声鼎

沸。不过，今天好像稍微冷清了一点。

访谈者：老板，来10串肉。

X：好呐。【到西南门门口的一个小白箱里拿肉】

访谈者：您怎么把肉放到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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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那里城管不会管，不会被收掉。【笑】

访谈者：城管是刚刚来过吗？怎么今天人这么少？

X：对。你看火也不旺。我们刚刚回家拿了炉子。刚

刚生的火，所以要慢一点。

访谈者：慢一点没关系。旁边那个卖水果的呢？

X：城管把旁边卖水果的三轮车给收掉了，水果没有收

掉。他们两个大概今天晚上就不来了。

访谈者：哦。城管大概多久来一次？

X：很久不来了。大概半年了吧？【对Y】

Y：对的。今天很奇怪。

访谈者：老板，你们晚上几点开始卖啊？

X：八点半。你看，今天九点城管一来，就做不了什么

生意了。

访谈者：你们卖烤串多少年了？

X：大概七八年了吧。2003 年开始的。以前不在这

里。南门啊、万柳啊、西门啊，我们都去过。一开始在南门，

后来搬到万柳那里，就在万柳卖。后来又到西门，这两年刚

刚到这里。

访谈者：您之前做什么呢？一直是卖烤串么？

X：不是，以前在学校里小白房做。以前小白房可以做

到很晚，后来学校规定要刷卡，晚上卡机一关就不能做了。

所以就出来做了。

访谈者：那现在挺累的。

X：不过赚得比以前多一点。【X接了一个电话，是外卖

的。】

访谈者：你们还可以外卖？

X：是的。

访谈者：我记个您电话吧。

X：好，132******93。

访谈者：您姓什么？

X：我姓王，你记他的吧【指着Y】，他姓张。

访谈者：门口有保安，你们怎么进去？

X：我们跟保安都认识的，所以可以进的，你放心好了。

第二次：2011年5月31日

访谈者：大妈，你们一晚上可以卖多少串啊？

X：大概四五百串吧。

访谈者：那挺多的。

X：还好吧。

访谈者：你们这样卖一个月可以赚多少呢？

X：比打工的要多吧。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技能的，到

外面打工一个月也就是一两千块。我们两个加起来大概也

就是三四千块。我们现在比打工要赚的多。……但是也要

累很多。

访谈者：你们晚上做到几点？

X：做到蛮晚的。大概夜里到两三点钟。

访谈者：那你们白天呢？

X：早上去买肉，然后回来串。下午就睡一会。

访谈者：那就像值夜班？

X：所以我们和那些保安都蛮熟的。他们有时候也会

来吃的。【笑】

X：【对另一个摊主用方言说话】

访谈者：你们之间都挺熟的嘛。

X：是的，大家都一起出来卖东西。

访谈者：还要一起躲城管，是吧？

X：是哦。【笑】

访谈者：老板，你们是哪里人呀？

X：湖北的。

访谈者：那怎么会到北京来呢？

X：我们那里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都出来做小生意

了。年轻一点的就出来打工。家里就只剩下老人了。在家

里种田，孩子上学都没有钱。【笑】

X：【突然对另一个摊主】来了，来了。快走，快走。

突然间，大家就都收摊了。我们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Y用塑料袋装了还在烤的和没有烤的肉，然后和X一起开

始搬炉子。我本来以为大家都是朝不同方向跑的，但是事

实上大家都往旁边的一个餐厅跑，然后在中国银行门口就

停了下来。夫妇俩把炉子放在靠墙角的隐蔽处，努力把火

弄灭。然后Y就先走了，留下X在路边观望。一起观望的

还有旁边的那个水果摊的老板娘。老板娘没有来得及收

摊，就把水果摊留下了，自己先跑了。原本以为城管会很快

就来，但是事实上直到半分钟到一分钟之后，城管的车子才

慢慢地停在西南门那片一分钟前还人声鼎沸的地方。我站

在餐厅门口，看着这一切，突然发现夫妇俩放在西南门矮墙

处的那个放肉的白箱子不见了。夫妇俩谁也没有往那里走

过，我猜是保安帮着拿到门卫室里去了。很是默契。城管

的车里走下来一个穿制服的人，很年轻，戴着一副眼镜。印

象中的城管总是要么五大三粗，要么猥琐至极，但是如此一

个书生气十足的倒是没有想到。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穿着

和校门保安制服很像的更加年轻的人，旁边还有一个中年

男子在指指点点，听到他说着“刚刚就是在这里……他们都

往那边跑了”。显然，“那边”指的是中国银行的方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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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轻城管就和保安制服男一起往中国银行方向走，我跟

在他们后边，在我旁边的是局促不安的X。

访谈者：【轻声】那个指路的男人是谁？

X：我也不知道……【然后就快走上去，看看自己的炉

子是否被发现了】

显然，他们的炉子被发现了。城管和制服男在旁边观

望了一会还在冒烟的炉子，就坐在了一旁的矮墙上，显然是

等着炉子主人能够耐不住性子出现。X一直在旁边徘徊。

从我们的角度看，其实她作为炉子主人这一事实其实很明

显，城管应该可以看出来。但是双方都没有交流。一方东

张西望地坐着，一方焦虑不安搓着手在那里踱着步。可能

是大家心照不宣，但看得出X非常紧张——毕竟在半个月

之前，他们刚刚被收走了一个炉子。大概在纠结了十分钟

后，城管起身准备离开。我从公交车站绕过去看那个炉子，

发现那个炉子连同桌子竟然都在，而城管和制服男拿走的

只是用来夹烤串的铁夹。回头准备找X，但发现她也找不

到了。直到我离开西南门回学校的时候，那个炉子还一直

放在那里，而X和Y都不见了。城管走去的方向是那个没

有来得及收摊的水果摊。摊主Z正好在那里整理东西，看

到城管走来立刻就变得非常紧张。城管站在路边，而摊主

老板娘不断跟他解释，还努力着打电话给她的男人。过了

一会，她男人出现了。双方有一些交谈，具体内容并没有听

清，但结果很明显，城管没有收走那些水果，而老板在城管

上车的时候开始整理自己的摊位做离开状。老板娘一个劲

地对城管说，谢谢谢谢。

第三次：2011年6月5日

访谈者：大妈，上次城管走了，后来又来过吗？

X：好像还没有来过哦。

Y：是的，还没有来过。来一次，真麻烦。【笑】

访谈者：逃一次很辛苦吧？

Y：对，而且还不知道会拿走什么。

访谈者：你们平时住哪里？离这里近吗？

X：我们住在万柳那里。以前在那里摆过摊，后来就租

在那里了。

访谈者：多大的房子？

X：六七个平方吧，一个月450块。

访谈者：挺贵的吧？

X：是挺贵的。但是离这里近，而且周围学校也多，赚

得也多一点。【笑】

访谈者：这些桌子凳子都是你的？

X：这些是我的，另外一些是旁边那个老板的。【指着Z

的丈夫】

访谈者：那个老板原来不是卖水果的么？上次来还看

到他和他老婆卖水果呢？就是城管来的那一次。

X：我不知道。反正现在是水果就卖西瓜了，主要是卖

烤串。

访谈者：那不就是你竞争对手了？【笑】

Y：是呀。【笑】

访谈者：你们怎么把这些桌子凳子搬过来的？

Y：我们有三轮车的。就是城管来了不太好搬，会被收

掉。以前被收过一些。

访谈者：现在生意那么好，到暑假呢？

X：暑假生意差一点，学生都回去了嘛。但是还是有生

意的，留在学校的人也挺多的。

访谈者：你们平时多久回一次家？

X：难得回家，就春节回。已经长时间没有回家了。

Y：嗨，烤串好了。

第四次：2011年6月10日

X：小伙子，又来啦！

访谈者：是啊。今天怎么没把箱子放里面？

X：我刚拿出来的。早了不敢拿。

访谈者：这两天城管还来吗？

X：昨天还来过。

访谈者：每次来你们损失挺大的吧？上次我来的时候，

就看到好多肉还在烤。

X：是哦，每次其实也就肉损失最大了。

访谈者：城管会收炉子么？

Y：当然收。

访谈者：收过多少次？

Y：大概也有七八次了。

访谈者：这样一个炉子做做多少钱啊？

Y：50块。以前都自己做，现在就买了。

访谈者：你们之间都关系都挺好的吧？

X：我们摆摊的？

访谈者：嗯，是的哦。

X：以前也不认识，后来大家一起摆摊，也就熟悉了。

访谈者：那城管来的时候会不会一起跑？

X：当然咯。有时候还会帮一把的。像那个人有车的，

有时候就会多带一些东西跑。反正车也快。

访谈者：那你们对城管是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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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说不好。说他们都不该这样吧，也不对。上面要他

们来管，他们也必须要来管是吧。但是有时候管太严，我们

也感觉不舒服。

访谈者：那有没有想过自己去摆个正规的摊？

Y：想过。可租个店铺多贵啊。

X：原来想过在食街租个门面的。实在太贵了，承担

不起。

访谈者：说的也是。那个卖水果的大妈怎么不卖水

果了？

X：上次城管来过之后就不卖了。现在也卖烤串了。

在那里。

访谈者：大妈，您怎么不卖水果了？这两天都看不到水

果摊，以为您不在这里了。

Z：唉，不说了。【停顿】上次有人举报，城管来过一次。

后来没人举报，城管也来了。

访谈者：那后来就做烤串了？

Z：对呀。水果生意轻松，但是每次城管来收，损失太

大了。收走一箱苹果，要做好几天才回来。现在这个几乎

没有什么损失。

访谈者：那您弄这一套，包括炉子、炭火、肉、调料什么

的，一共花了多少钱？

Z：炉子炭火什么的倒不算什么。肉是挺贵的。调料

价钱也挺大的。

访谈者：现在城管来了，您也不怕了……反正您也有车

嘛，也跑得快。

Z：【笑】是跑得快些。

访谈者：我看您这里的东西比别人家要多。

Z：刚刚开张嘛，总归要吸引一点人来吃的。人家都做

了很长时间了。

访谈者：您有没有想过要去租个店铺什么的？

Z：当然想过。以前就想过，也在附近找过，但是觉得

还是在学校附近生意比较好。租店铺嘛，挺贵的。以前也

一直在学校做，做9年了，还挺舍不得的。现在也还是想卖

水果，但是不敢做了。损失太大了。所以现在就拿些桌椅

板凳什么的过来，卖烤串。

访谈者：那些桌子椅子都是你的？

Z：我就拿了一些过来，还有一些是他们（X、Y）的。我

们两家关系还蛮好的。

访谈者：要跑也一起跑？

Z：是啊。有次城管来，我们就让他们把炉子箱子什么

的放到我们车上，先开车走了，过了一会再回来。大家出来

做小生意都不容易，总是要相互帮助的嘛。【笑】

访谈者：那你现在做得还挺开心的？

Z：除了城管也没有什么事了。

访谈者：那您之前做什么？

Z：之前？

访谈者：就是卖水果之前。

Z：我一直卖水果的。我老家是江苏苏北的。1997年

的时候和别人一起去内蒙古。那个时候在内蒙就卖一些水

果，然后再打打零工什么的。后来2000年的时候到北京。

那个时候在这学校里面卖水果，就是33楼那里。那个时候

还是老楼。后来2009年的时候被赶出来了。你知道的呀，

现在里面的那些人都是有背景的。

访谈者：嗨，里面的水果还贵，那种麻辣烫、烤串之类的

也不好吃。

Z：是的呀。我们这种人做这种小生意，本本分分，就

想做好生意，也不会骗人。但是没办法呀，后来就出来卖水

果。现在又不卖了。

访谈者：您跟保安熟吗？

Z：以前在里面做的，当然熟了。我们也有外卖的，我

家男人去送的。你要记一下嘛？

访谈者：好的。你等一下。

【Z耐心地等着我拿出手机记下她的号码】

访谈者：那你对城管怎么看？

Z：有时候觉得挺烦人的。三天两头来。但是我们这

里碰到的还可以，还挺讲道理的。他们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访谈者：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听说东门那边也是这

样的。

Z：东门那边我不知道。反正大家现在做生意都像做

贼一样。你看她（X）一边卖烤串，一边还要伸着脖子看。

X：没办法嘛。【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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